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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萧红在其主要作品中多次描写

了妇女的生育体验。从早期的《弃儿》、《王阿嫂之死》，到后来的《生死场》，再到

创作晚期的《呼兰河传》，妇女的生育问题始终是她关注的一个问题。比较这几部作品

中萧红对生育经验的描写，可以看出，她从自己的生育经历出发，对乡村妇女的生育经

验展开了批判性的审视，并以此表达了对父权社会生育文化的强烈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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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通常被归入

“东北作家群”的行列[1]。而在文学史之外，萧红其人比她的作品更受关注，尤其是

她在爱情道路上的坎坎坷坷最受注目。自她死后，不同形式的传记，忆述，悼文，考证

等大量出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不息。然而，她在现代文学史上虽然从未被忽视或冷

落，但多少是被低估的，萧红始终屈居于同时代的丁玲、张爱玲之后，处于次要的位

置。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希望改变萧红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重读萧

红的要求。她们重新评价萧红生命中的选择，探讨不同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这其中，女

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萧红不同时代的几部

重要作品：《弃儿》（1933年）、《王阿嫂之死》（1933年）、《生死场》（1935年）

和《呼兰河传》（1940年）。在这几部作品中，萧红都表现出了对女性生育的关注。比

较这几部作品中对生育经验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她从自己的生育经历出发，形成了

对待生育的批判态度，并以此表达了对父权社会生育文化的强烈反抗。 

一、《弃儿》[2]：个人生育体验的再现  

萧红的处女作《弃儿》写于1933年，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第一次生育经

验的纪录。从文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芹在即将生产的同时，还饱受贫穷、无家可归的

折磨。她寄住在朋友家，却仍因为和蓓力的同居关系而受到歧视。与此同时，城里还在

发洪水。这就让怀孕成为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生产的过程让她更加痛苦，孩子也因此成

为多余的存在，毫无用处。 

在《弃儿》第一章作者便写道，“女人带着她的肚子”、“倒在床上，她的肚子

也被带到床上”，这里用“带着”拉开了女人与肚子里孩子的距离，孩子仿佛是一种负

担，并且她是用“两个惊恐、忧郁、手指四张的手”来抚摸自己的肚子。接下来，文章

全是描写芹在困境中孤独无助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芹的思想中从未涉及过她的孩

子。直到芹能感觉到孩子的活动时，作者仍然拒绝赋予孩子生命的意义，而是说“肚子

越长越大了！由一个小盆变成一个大盆，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变成一个活动的物

件”，并将其与蚊虫并置“蚊虫在她的腿上走着玩，肚子里的物件在肚皮里走着玩，她

简直变成个大马戏场了，什么全在这个场面上耍起来”。怀孕的母亲与孩子在感情上是

完全疏离的，孩子完全被异化为一个与己无关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生命，作者将它与蚊

虫并置，以此表现母亲对孩子的抗拒和恐惧。 

到了生产时，也是所有问题爆发的时候，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蓓力四处借不到

住院费，原本寄居在朋友家现在朋友的岳母却要赶他们走，这些更加凸现了孩子的不合

时宜。作者着力描写了生孩子时的痛苦：“在土炕上滚成泥人”、“只想撕破自己的肚

子”、“野兽疯狂般的尖叫”、“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体从肚皮里挤出来”（这

里仍是用的小物体）、“脸惨白得和铅锅一样”，把生育过程表现得非常恐怖。 



孩子出生后，芹仍拒绝孩子，只嚷嚷着奶子痛，而从没询问过关于孩子的话，甚

至连看护将孩子抱给她看，她都不愿意，连说“不要”。文中写到“她的声音里母子之

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她折断了”。最终，她找了一个理由将孩子送人，就是

“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她以自己的革命理想来说服自己

放弃孩子。之后，芹因欠债而滞留在医院，但却可以“享受着大树上招摇细碎的月影，

满墙走着，满地走着”。没有了孩子之后，芹虽然依旧穷困潦倒，但是心情轻松了，也

积极乐观了起来。最后，离开医院时“她没有小孩也没有汽车，只有眼前一条大街要她

走，就像一片荒田要她开拔一样”，似乎预示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轻装上阵、

踌躇满志的喜悦。 

在作者笔下，孩子自始至终与芹的生活是不相融合的，是多余的，不仅什么用也

没有，而且还是一种挂碍。在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芹的肚子与她的身体是分离的，肚

子里的孩子完全是与蚊虫差不多的东西。孩子出生后，芹与他更加疏离，即便芹偶然因

孩子的咳嗽而流露出爱意，也立刻就被自己否决。从萧红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芹的

经历也是萧红本人经历的写照[3]，那么为什么她对待生育是这么的抗拒，与孩子之间

是这么的疏离？在她后来描写生育的作品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二、《王阿嫂之死》、《生死场》：揭示生育背后父权文化的压迫 

《弃儿》之后不久，萧红写了《王阿嫂之死》，她将目光集中到农村妇女的生育

经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仍然拒绝赋予孩子人的生命，将其称之为“一个小的、新的

动物”，生育的景象也变得更加恐怖。作者没有写生产过程中动态的痛苦，而是展现了

产后一个静止的画面：“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

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

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萧红不再局限于生育

过程本身，她开始描写妇女生育的环境。王阿嫂的丈夫被张地主烧死，她不得不挺着大

肚子在田庄上辛苦地劳动，这样还不够，她还受到张地主的虐待——踢她的肚子，直接

造成了王阿嫂的难产与母子双亡的结局。怀孕时期的妇女是最需要呵护和照顾的，可是

王阿嫂不仅没有丈夫的照顾，更是在这一生命最脆弱的阶段受到了更深重的压迫，直至

丧命。 

如果把《王阿嫂之死》看作前奏的话，发表于1935年的《生死场》则是对农村妇

女生育环境更加全面的展示，这些揭示了生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压迫。 

首先，在第四章“荒山”中，一群妇女的闲聊着说起了生育： 

“二婶子，不是又有了呵？” 

二婶子看一看自己的腰身说：“像你们呢！怀里抱着，肚子还装着……” 

她故意在讲骗话，过了一会她坦白地告诉大家：“那是三个月了呢！你们还看不

出？” 

菱芝嫂在她肚皮上摸了一下，她邪昵地浅浅地笑了：“真没出息，整夜尽搂着男

人睡吧？” 

“谁说？你们新媳妇，才那样。” 

“新媳妇？哼！倒不见得！” 

“象我们都老了！那不算一回事啦，你们年青，那才了不得哪！小丈夫才会新鲜

哩！” 

……  

“说呀！你们年青，每夜要有那事吧？” 

在着当儿二里半的婆子进来了！二婶子推撞菱芝嫂一下：“你快问问她！” 

那个傻婆娘说话一向是有头无尾：“十多回。” 

全屋的人都笑得流着眼泪了！ 

从李二婶子先是忸怩作态地否认怀孕，到过了一会大方承认怀孕可以看出，女人

们对待怀孕是欣喜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豪的，这显然与传统父权文化中对生育的赞

颂和鼓励有关，妇女因为承载了传宗接代的重任而有了可以被尊重的机会，当然这个前

提是她生的是男孩。此外，从这段对话中还可以看出，对于女人来说，生育又是和性相

联系的。虽然她们谈起性的时候是相互试探的，态度是暧昧的，可性却是快乐而刺激

的。但是，这种性的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是由父权制决定着，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

益。父权文化歌颂的生育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婚内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生育，怀孕因此

成为检验妇女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这一群女人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松有趣地谈论性和生

育，是因为她们有父权制认可的婚姻作为道德保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金枝发现自

己未婚先孕时，她却是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肚子



[4]，“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

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

握着了”。 

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描写了妇女接受“刑罚”的生产场景，这些场

景又与对生育的歌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萧红将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放在一起描

写：“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

小狗生出来”，然后是五姑姑的姐姐，她也是在草堆上爬行，难产，然后孩子落产，当

场夭折。四月，鸟雀孵雏，金枝生产。十几天后，二里半的老婆傻婆娘和李二婶子相继

生产，与此同时，“不知谁家的母猪也正在生小猪”。这就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对

比，“整个乡村中，人与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但是很显然，动物纯粹生理性的

生产是自然界的状态，动物的生产并没有禁忌和刑罚，刑罚只是出现在女性的生产世界

里。另一方面，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对比还反映出妇女们像动物一样，没有健康卫生的

生产环境，而且是“盲目”地生育，没有任何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殖繁衍，对于男人来说，种族的延续是很重

要的。但是，《生死场》中的男人却无心顾及，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生育是一种仇视

的态度。五姑姑的姐夫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认为正忍受着难产折磨的妻子是在装

死，并要动手打她，这使得难产中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更不敢叫，只能“带着满身

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而且在对这一场面的描写中，作者称呼每个人物都省去了具体

身份，而是直呼其“社会角色”，比如：母亲，妻子，男人等。这样就把特定的情境普

遍化，使五姑姑的姐姐的生产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独特经验，还象征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经

验[5]。此外，金枝的丈夫成业被女儿不停的哭声激怒，一气之下就将刚出生不久的孩

子摔死了。当战争和贫穷使得男人们焦躁得连种族延续这件大事都不再在乎时，妇女原

本可以凭借生育获得的仅有的一点自豪感和满足感都被剥夺。并且，对于男人来说，性

只是性，性只有快乐，生育的痛苦却是事不关己的。金枝的丈夫在金枝即将分娩时还与

之发生性关系，差点使她送了命。文中大多数女人都木纳地接受这样的痛苦，反而是傻

婆娘在生孩子时哭闹“我说不再要孩子啦！没心肝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算死在你身

上！”，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这种很微不足道的反抗在文中的女人看来却是她

“傻”的表现。 

由此不难发现女人们面临的生育环境：一方面，女人是没有办法避免怀孕生子

的。不仅是父权文化赋予了她这样的使命，而且男人有权向女性要求性满足，女性也必

须承担满足男性的性义务。即便文中也暗示了女人对性快感的享受和渴望，但随之而来

的就是可怕的生育，就算不想承受生育的痛苦，她也不能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另一方

面，男人仇视女人的生育和哺育，并且用各种方式将自己脱离出来，让女性陷入孤立，

女人独自承受生儿育女的痛楚。在这样的环境中，就算女人自愿承受身体之痛，精神上

也无法有尊严地生育，强大的杀妇仇妇文化不断剥夺女性的生存空间。女人在生育过程

中，除了承担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无所获。 

三、《呼兰河传》：与生育彻底决裂 

《生死场》之后，到1940年，萧红在《呼兰河传》再次描述了妇女的生育。在此

期间，萧红经历了与萧军的分手，分手后生下了和萧军的孩子，孩子不久就夭折了，她

跟随端木蕻良远赴香港，在香港写下了《呼兰河传》。小说中只写了王大姐一个人的生

育经历，并且没有对生育过程和肉体痛苦的直接描写，甚至是刻意淡化了对生育的关

注，但是通过对生育前后王大姐的描写，展示的却是生育与妇女生命之间的冲突，生育

因此成了一种彻底的自毁行为。 

没有和冯歪嘴子同居的王大姐是粗壮健康圆润的。在别人眼里，她“大头子大眼

睛长得怪好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膀大腰圆带着福相”。“她是很能说能

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

桶”，是个“兴家立业好手”。大家都认为谁家娶到她真是好福气。在这里，她的一切

都符合社会文化传统为农村女孩设立的标准：健康勤劳能生养。 

但是她不明不白地和冯歪嘴子在一起了，虽然文中没有明确写出这件事的来龙去

脉，通过人们的议论我们至少可以判断，王大姐是自愿与冯歪嘴子结合的，因此还克服

了一些阻力，这些阻力正是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所认可的道德标准是不允许王

大姐这种“私奔”行为的。于是，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她不仅“脸有点清瘦，颜色发

白了许多”，而且事情曝光后，在大家的眼中也成了坏东西。以前的一切优点立刻成为

了缺点，能说能笑、很响亮变成了声音太大，打起水来三绕两绕就是一桶使她显得粗壮

得如抗工，力气太大，总之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到了第二次怀孕的时候，更是“一天比



一天瘦，一天比一天苍白，她的眼睛更大了，她的鼻子也更尖了似的”。即便这样，她

也不舍得多吃一个鸡蛋。冯歪嘴子因此还称赞她“要生小孩了，多吃一个鸡蛋也不肯。

看着吧，将来会发家的……”。最终，冯歪嘴子没有发家，她却生完孩子就死了。这样

悲惨的死去还被认为不吉利，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将要成为游魂。 

没有正式婚姻的生育让王大姐在道德上成为可耻的，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苛求她

的贞节，要惩罚她的越轨行为。生育本身又让她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以致于最终丧命。在

萧红看来，生育的最高目的一旦达成之后，原始的个体便或快或慢地趋于衰弱。为了创

造新的生命，母体要承受损害和痛苦，孩子是母亲生命的攫取者，父权文化留给妇女的

生育空间是如此狭小和苛刻，但却要求妇女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去完成生育。生育因此对

于女性来说成为一种毁灭性的行为。至此，萧红表达了对这种生育文化的彻底怀疑和决

裂。 

小   结 

在萧红看来，生育使女人经历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并且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男

权社会杀妇的一种工具。在父权文化管制下，生育的代价对于女人的生命来说是无法承

受的。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在以她自己为原型的《弃儿》中，萧红所表现出来的对生

育的拒绝和对孩子的疏离与冷漠。现实生活中，萧红的确深受其害。她第一次怀孕时，

孩子的父亲把她扔在欠了一大笔债的旅馆不辞而别，她生下孩子便立刻送人。第二次她

发现自己怀孕时，已经与萧军分手，但是萧军却要求她能够生下这个孩子。孩子出生不

久便夭折，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解脱了。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孩子是被她自己弄死的，即便

不是这样，她也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作品表达出了对她身边的男性，对整个父权制彻

底的鄙视、仇恨和决裂。  

 

注 释： 

[1] 该结论来自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2] 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萧红作品精编（小说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3] 《萧红传》，季红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8—123页。 

[4]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刘

禾 著，宋伟杰 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92-293页。 

[5] 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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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enders.zsu.edu.cn/ReadNews.asp?NewsID=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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